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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唐·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中，出现了大量“物”的描写，有日常之“物”，给人类健康带来危

害，令人恐惧之“物”，还有看似能给人带来希望的“灵性”之“物”。小说从头至尾对“物”的描

写，使读者处处体会到“物”的强大力量。正是这种物性的张力，推动了叙事的发展。唐·德里罗独

具匠心的描写，打破了传统的叙事角度，突出了“物”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使该小说成为后现代主

义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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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on DeLillo’s novel White Noise, there are extensive depictions of “objects”, including everyday 
objects, objects that pose threats to human health and evoke fear, as well as seemingly hopeful “spir-
itual” objects. Throughout the novel, the portrayal of objects makes readers keenly aware of their 
powerful presence. It is precisely this tension of materiality that drives the narrative forward. With 
his ingenious depictions, Don DeLillo breaks away from traditional narrative perspectives, high-
lighting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objects in the novel and establishing White Noise as a classic of post-
moder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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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唐·德里罗系美国当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其代表作《白噪音》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被

视为美国后现代文学的典范之作。小说以杰克·格拉迪尼为叙述者，他是山上学院研究希特勒的教授，

一个平庸却刻意隐藏无能的学者，将希特勒视为名人标签。杰克与现任妻子芭比特及四个来自前段婚姻

的子女，共同居住在名为“铁匠”的小镇。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波和辐射”揭示了小说真正的背

景，即由先进技术生产及其副产品所塑造的任意空间，而非局限于“铁匠”小镇或美国中部特定地域；

第二部分“空中毒气事件”以灾难小说形式，描绘了化学品泄漏引发的环境危机，杰克短暂暴露于毒云

后，便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第三部分“戴乐儿”则聚焦于毒气事件后格拉迪尼一家的生活变迁，芭比

特为克服死亡恐惧，通过与男子通奸获取名为“戴乐儿”的药物。 
在唐·德里罗极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小说《白噪音》中，“物”的叙事功能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作者以精密的物象系统构建起消费社会的隐喻图景：从超市货架上堆积的工业食品、家庭空间中林

立的家用电器，到空气里漂浮的化学毒雾、实验室里神秘的“空气毒素事件”，这些日常之“物”不仅

构成人物生存的物质基础，更以隐秘的方式渗透进生命体验的每个角落。当电视广告中反复播放的“戴

乐儿”镇静剂成为全民依赖的精神解药，当高速公路上永不停歇的车流制造出恒定的白噪音背景，这些

消费社会的产物已异化为具有主体性的力量，既构成对人类肉身的潜在威胁(如毒气泄漏事件)，又塑造着

集体无意识中的恐惧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作者突破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框架，采用碎片化的物象蒙太奇手法，使“物”

摆脱工具属性，成为具有能动性的叙事主体。正是这种物性张力的持续累积，推动着故事从日常生活的

表层滑向存在焦虑的深渊，最终在“空中毒物事件”的爆发中达到叙事高潮。德里罗通过物象的诗学重

构，不仅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叙事，更将消费社会的物化逻辑转化为具有哲学深度的文学表达，使《白

噪音》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物批判的典范之作。 
国内学者对《白噪音》的研究较为广泛和深入，主要集中在后现代主义，生态批评，消费主义，现代

技术及信仰危机等。比如，朱新福(2005)着力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小说，指出德里罗对人类环境危机和

精神生态的关注始终贯穿小说，生态意识是展现这部作品独特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1]；张杰和孔燕(2006)
则认为小说在生活符号化的过程中，更深层次地揭示了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后现代商品社会的诗性特征，

发掘出后现代生活独特的精神世界[2]；程静和贾德江(2010)从小说中技术责任缺失的现象推衍出，在处

理现代技术所产生的问题上，人类应当负起作为技术责任主体的义务[3]。毫无疑问，这些评论都从不同

层面对作品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解读，但若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德里罗在小说中罗列了大量的物件，作

者为何会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对物件进行描述？小说中的物究竟有何作用？作者对物件书写的匠心从某些

层面着实值得读者关注。 
小说一般可通过人物，话语，行动，心理等方式或途径来叙述故事，除此之外还能通过物，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物”的关注日呈蓬勃之势。“物”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背景和工具，“物”自己也具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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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灵性，这是个古老的命题，在当今这波“物转向”中得到了普遍认可[4]。在学术理论的发展进程中，

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人类与“物”的关系展开了深入且富有创新性的探讨。拉图尔在其颇具影响力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中，提出了一种突破传统认知的观点。他将人类与“物”置

于同一网络体系之下进行审视，明确指出在这个复杂而动态的网络环境里，人类和“物”均扮演着行动

者的关键角色，二者在网络的运转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能动性[5]。无独有偶，简·本妮特(Jane 
Bennet)也秉持着对“物”的独特理解。她认为，长久以来被人们视为被动客体的“物”，实际上并非如

此简单。作为施事者，“物”具有不可忽视的能动性。它不仅能够凭借自身的特性，对人类的进化产生

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而且“物”自身还拥有独特的运动轨迹和内在天性。为了精准概括“物”所具备

的这种施事能力，简⋅本妮特创造性地使用了“物的力量”(thing-power)这一术语[6]。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哈曼提出的“面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则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该理论强调要深入走进“物”的内在世界，不能仅仅从表面或者人类主观的角度去认识“物”，而是要在

“物”与外界所建立的各种关系网络中，全面、深入地把握“物”的本质特征与存在方式[7]。 
德里罗的《白噪音》主要由“波和辐射”，“空中毒气事件”和“空中毒气事件”三部分组成，文中

出现了大量“物”的描写，每部分都涉及不同种类的“物”，小说三个部分相互交叉，互为整体。本文中

将以文中每部分主要出现的“物”作为剖析对象，认为文中的“物”具有与人类一样的平等性。甚至在

一定层面就如拉图尔(2005)所言的“行动者”，文中的“物”不只是用来烘托气氛的背景存在，它也具有

灵性和力量，能够推动或影响叙事进程和发展。 

2. “波与辐射”–日常之“物” 

当代物论的核心主张在于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转而聚焦于物的内在属性与本体论价值。

这种理论范式强调剥离人类赋予物的符号意义，转而探究物在脱离人类凝视时所呈现的原始状态，其逻

辑推演的必然结果便是承认人类与万物在存在论层面具有等值性[8]。博古斯特(Bogost)以“薄本体论”

(Thin Ontology)概念对此进行理论概括，他承袭海德格尔“物之物性”的哲学命题，主张物的本体具有不

可穿透的隐匿性，且因物与物之间的相互遮蔽而形成本体论的混沌状态。基于此，他提出书写物之本体

的根本路径在于悬置解释学框架，通过零度描写实现物的自我呈现：“当书写者拒绝赋予物任何象征意

义时，物的本体性将通过纯粹的罗列获得最充分的显现。”博古斯特在哲学思辨中明确接纳了面向物的

哲学所秉持的基本观点，即认为在本体论视域下，物与物之间呈现出一种无限隐退的态势，且彼此互不

关联、相互独立。基于这样的认知，他进一步指出，本体书写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对物与物之间

关系的揭示，但这并非其核心要义，本体书写无需承担提供任何解释性内容或进行细致描写的任务。在

他深入的学术思考与理论建构中，罗列(listing)这一方式被认定为本体书写的最佳途径，通过罗列能够以

一种纯粹且直接的方式展现物自身的存在状态，契合面向物的哲学之精神内核。波古斯特认为，罗列事

物而不对其关系进行任何形式的解释不仅切断了“语言的连接能力”，也切断了“物本体之间的连接能

力”，从而让我们意识到，“系统虽然在运作，但系统中的个体却完全是孤立的，互为怪异的”[9]。哈

曼(2009)指出被罗列切断了联系的物本体反而因此摆脱了人类中心的“再现的牢笼”，显示出它多面的勃

勃生机，将我们的关注点从一个维度转移到多个维度，“让我们更加强烈地关注到物自身”[10]。 
这种理论范式在德里罗的《白噪音》中获得了文学化的具象表达。小说开篇以杰克的第一人称视角，

构建了一个由物构成的开学场景：旅行车顶棚上“绑缚着的手提箱因衣物膨胀而变形”，车厢内“毛毯

与皮靴的皮革气息混合着新书油墨味”，运动器材区“网球拍与弓箭形成危险的交叉”，食品区“焦糖馅

饼的甜腻与薄荷糖的清凉构成嗅觉对冲”。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罗列策略，通过 18 个并列短句的密集排比，

制造出物对人类主体的全面围困。当大学生们机械性地执行卸货动作时，其存在形态已然异化为文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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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件——他们“sprung”(被弹射)出车厢的姿态，恰似自动化生产线上的产品输出，而“闪

亮的长龙”这一比喻则将运输工具转化为物的崇拜仪式场域。物的本体论扩张在小说中呈现为多层次的

叙事建构。在旅行车大聚会的场景中，德里罗通过色彩矩阵(蓝色/绿色/棕色)构建物的视觉谱系，芭比特

对服装材质(格子呢/马海毛)的病态关注，则揭示出现代人通过物实现身份建构的焦虑。储藏室里“未拆

封的婚礼礼物与祖辈遗物形成时空压缩”，这些“无用之物”构成记忆的考古地层，其存在本身即是对

人类主体性的消解。值得关注的是，物对人类的精神影响呈现出代际传递特征：杰克面对酸乳酪堆积产

生的存在主义危机，芭比特在消费循环中陷入的永恒愧疚，最终在斯泰菲的睡梦中达到顶峰。 
这种物–人关系的倒置，印证了姜淑琴(2023)关于“物转向”的论断：现代性进程中的物已突破工具

理性框架，演变为具有自主性的行动主体[11]。瑞安(2021)从现象学角度进一步阐释，物的真实存在不依

赖于人类认知投射，而体现为“持续在场性”对感知系统的“结构性压迫”[12]。《白噪音》中反复出现

的物之阵列，正是通过这种在场性对人类主体进行解构：当杰克凝视储藏室里“发霉的毕业纪念册与生

锈的奖杯”时，他看到的不是个人历史的见证物，而是物自身构成的“存在之坟墓”。这种物对人类记忆

的篡改与重构，最终指向拉图尔所提出的“物”–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物已获得与人类平等的政治主

体性，它们通过消费主义话语体系，持续重构着人类的存在方式与价值坐标。 

3. “空中毒雾事件”–恐惧之“物” 

在当代物转向的批评话语体系里，物如何制造意义、塑造或重塑个体，以及怎样影响主体的焦虑与

喜好，进而使主体深陷恐惧或激发其无尽想象，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路径[13]。这一方法论强调，

物并非仅仅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具有能动性和影响力，能够在与个体的互动中引发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

行为反应。相较于“波与辐射”中所呈现的日常之“物”，小说第二部分中出现的毒“物”展现出了更为

强大且骇人的力量。它犹如一股黑暗的洪流，对小说中人物的身体和心理展开了双重且猛烈的打击，将

恐惧的阴霾如厚重的幕布般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从身体层面来看，小镇火车站突发罐车出轨事故，这一意外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导致杀虫剂“尼

奥丁衍生物”大量泄漏。这种衍生物迅速在小镇上方汇聚，形成一团形状怪异、不断移动的羽状烟雾，

宛如一个巨大的恶魔，将整个小镇紧紧笼罩。这种泄漏物具有极强的毒性，对人体的危害极大，能够引

发头皮脱落等严重症状。杰克 14 岁的儿子海因利希，本应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年纪，却因毒气的侵

害开始谢顶，稚嫩的面容上过早地出现了岁月的沧桑。毒气污染的影响迅速蔓延至整个小镇。小学作为

孩子们学习和成长的场所，也不得不被迫停课。孩子们在毒气的侵蚀下，纷纷出现头疼、眼睛发炎等不

适症状，嘴巴里还弥漫着一股金属的涩味，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咽喉，痛苦不堪。一位教师在教

室里突然发病，在地板上痛苦地打滚，口中胡乱地说着一些旁人难以理解的外国话，仿佛被毒气剥夺了

理智。而一名技术人员在检查小学教室的毒气污染情况时，更是突然毫无征兆地跌倒在地，瞬间失去了

生命迹象，生命在毒气的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杰克一家和镇上的居民

们不得不拖家带口，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中辗转奔逃，试图逃离这恐怖的毒雾笼罩之地。杰克本人在

为汽车加油时，不慎暴露在毒雾中约两分钟。而据相关资料显示，这种毒雾的毒性极其惊人，“万分之

一的量就能让一只耗子进入永恒状态，并且能够在人体中存活 30 年之久”。这一数据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毒雾对人体的潜在威胁是如此巨大且持久。 
伴随着毒“物”的不断扩散和推进，小说中人物的心理也遭受了毁灭性的重创，恐惧感如影随形，

时刻笼罩在他们周围。在杰克一家撤退的途中，窗外汽车的喇叭声在寂静的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仿佛

是悲号的哀鸣。在暴风雪的肆虐下，这喇叭声“传递出一种野兽的恐惧感和警告”，让每一个人的内心

都充满了不安和惶恐。此时，所有人都处于一种相似的精神状态：屈服于毒雾的强大威力，担忧着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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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运，对眼前的一切感到迷惑不解。杰克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为人们感到悲

哀，也为我们在灾难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悲哀。”他此时的悲哀，根源正是对毒“物”的深深恐惧。在杰克

眼中，空中的那团毒“物”宛如一场恐怖的声光表演中的一幕，“是一团令人愁肠欲断的雾气慢悠悠地

飘过一座高高的城垛，那里有一位国王刚刚被砍了头”。这一形象的描述生动地展现了他内心对毒雾的

恐惧和无奈。在与“模拟疏散”计划工作人员的会谈中，杰克的恐惧感进一步加深。他痛苦地说道：“我

一直感到恐惧，恐怖，现在果真应验了，我自觉被套牢了，深深地陷了进去，怪不得人们把这叫做空中

毒雾事件。”毒雾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将杰克紧紧束缚，让他一步步沦陷，无法自拔，陷入无尽的恐惧

深渊。 
关于毒雾带来的恐惧，文中多次提及，而恐惧的背后，实则是死亡这一沉重的话题。杰克害怕毒“物”

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更害怕毒雾给人类带来无法挽回的死亡。他将毒雾描述为“像鼻涕虫一样蠕动，

令人毛骨悚然”，生动地表现出毒雾的恶心和恐怖。而雾团“巨大的规模，黑森森的大山压顶似的威胁

以及陪伴他的直升机，汇合起来就像是一次全国性的死亡动员”，这一描述更是将毒雾的恐怖氛围渲染

到了极致。当他看到一个头发发白的男人直挺挺地坐在他家后院时，他的内心瞬间被恐惧填满，甚至觉

得这个白发老者可能是“死神”，或者是“死神”的听差，仿佛死神已经悄然降临，随时准备夺走人们的

生命。在“空中毒雾事件中”，“物”看似是无生命的存在，实则充满了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它如同一个

隐藏在黑暗中的恶魔，拥有着摧毁世界的恶势力，给人带来极致的恐惧体验，让人们对生命的脆弱和自

然的威力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4. “戴乐儿”–“灵性”之“物”的幻灭与反思 

杰克的妻子芭比特是一位身材高大、腰肢略显粗壮且微胖的女性，她日常总是身着轻便的跑步服装，

展现出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姿态。作为一位致力于推广健康文化的践行者，芭比特长期投身于老年人健

康指导工作，耐心地教导他们如何保持正确的站立、坐姿以及行走方式，并悉心传授健康饮食的知识与

理念，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着健康生活的文化内涵。然而，在看似充满活力的表象之下，芭比特却长久

地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死亡深深的恐惧。 
她曾向杰克坦诚地倾诉：“死亡缠住了我，杰克，我没办法不想它。我也知道，我不应该经常如此有

意识地感受这样的恐惧。”芭比特对死亡的恐惧并非凭空产生，文中提及她深受母亲的影响，母亲对死

亡的态度与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对死亡的初始认知。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也如无

形的枷锁，不断挤压着她的精神空间，使她愈发感到压抑与不安。尤其是那场“毒雾”事件，更是给她留

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那弥漫在空气中的毒雾，仿佛死亡的使者，时刻提醒着她生命的脆弱与无常，

进一步加剧了她对死亡的恐惧。 
为了对抗“物”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试图挣脱死亡的枷锁，芭比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曾详细描

述自己的探索过程：“当我意识到这种症状不会消失时，我就把它分解成各个部分，以便更好地去理解

它。首先，我必须弄明白它是否可以分解。”于是，她奔波于图书馆和书店之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杂

志和科技期刊，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提供线索的信息源；她专注地观看有线电视中的科普节目，试图从

专家的讲解中寻找答案；她精心列表绘图，制作彩色图表，将复杂的信息进行系统化的整理与分析；她

还主动打电话给科技作家和科学家，虚心请教，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解开谜团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

她甚至涉足超自然领域的研究，渴望找到一种超越常规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最终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之后，

芭比特终于发现了一种声称能够消除死亡恐惧的高科技产品——“戴乐儿”。这一发现如同一束光，照

亮了她黑暗的内心世界，让她看到了一丝摆脱死亡恐惧的希望。为了消除“物”带来的恐惧，芭比特做

出了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瞒着丈夫和儿女，求助于这种高科技之“物”。她满心期待着“戴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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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一剂灵丹妙药，彻底消除她内心深处的恐惧，让她重新找回生活的安宁与自信。然而，现实却如

同一盆冷水，无情地浇灭了她心中的希望之火。事实证明，所谓的“戴乐儿”药物研制计划最终还是以

失败告终。这种药不仅无法实现其承诺的消除恐惧的功效，反而对人体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服用者可能

会出现“大脑可能死亡……身体的左半部可以活着，但右半部可能死亡……可以横着走路……不能前

行……可能无法分辨词语和实物等”[14]一系列严重的不良反应，这些副作用无疑会使人陷入更加恐惧

的境地。 
芭比特认为人生一切皆由大脑分子急剧活动所致，每种情感或感觉都有对应神经传递素。基于此，

她坚信“戴乐儿”是抑制大脑中与死亡恐惧相关神经传递素的强烈镇静剂。为试用“戴乐儿”，她不顾伦

理、道德和情感，将身体献给格雷研究所负责人，以为这是摆脱恐惧的唯一办法，却未料到严重后果。

服药后，她不仅未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反而记忆力衰退，常忘事，变得抑郁茫然，失去生活热情与动力。

“戴乐儿”未消除其恐惧，反添新压力与恐惧。此外，她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与丈夫的感情，牺牲了对丈

夫的忠贞，这还诱发杰克后续一系列暴力行为，给家庭带来巨大灾难。 
在这个过程中，芭比特一步步地被“物”所左右，失去了对事物的正常判断能力、认知能力和情感

表达能力。她逐渐沦为了拉图尔意义上的“物之人”，即“人类变为由客观力量控制的木偶，被客体塑

造，行动完全由客体决定”。这一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对整个社会过度依赖科技、忽视人性本

质的一种深刻警示。 

5. 结语 

近年来，“物转向”(the thing turn)研究范式在人文社科领域持续升温，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理论

生长点。宁一中(2020)在《物的文学》中明确指出，当研究者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将物置于与主体平

等的对话位置时，物的主体性维度便会自然浮现，其承载的灵性特质与文化密码得以被重新发现[15]。在

此理论语境下，唐·德里罗的《白噪音》凭借其物性书写体系，为学界提供了剖析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人

与物复杂关系的典型文本，尤其展现了“物”作为叙事动力源的独特运作机制。 
小说通过三重物象谱系构建起完整的叙事逻辑：首章“波动与辐射”章节中，开学用品清单、家庭

储藏室里的旧物、超级市场货架上按色彩梯度排列的商品群等日常物象，构成物质丰裕社会的微观缩影。

这些物通过消费仪式被赋予“快乐催化剂”的功能，短期内能刺激多巴胺分泌，使人物在物质占有中获

得短暂的精神亢奋与存在确认。然而这种快感本质上是幻觉，随着新鲜感消退，物反而异化为压迫性存

在。第二部分“空中毒物事件”则通过有毒化学废料的具象化呈现，将物的威胁性推向极致。当灰色毒

云以非人尺度笼罩城镇时，物彻底挣脱人类控制，其不可知性转化为集体恐慌的催化剂。这种设计呼应

了布朗肖“物之沉默”的哲学命题，揭示出现代性危机中物的他者性本质。终章“戴乐儿”的登场完成叙

事闭环，这种被宣传为“精神解毒剂”的灵性药物，实则是资本与科技合谋制造的最新物。芭比特对其

的狂热追逐，暴露出后现代主体在物体系围困中的精神溃败–当所有传统救赎路径失效时，人物只能将

希望寄托于更高级的物之替代品。通过对文中的“物”分析，德里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后现代生活的精

准肖像：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商品，媒体影像和技术制品包围的世界里，它们的“白噪音”淹没了真实的

声音，我们依赖它们来定义自我、抵御恐惧，最终却可能被它们所吞噬。《白噪音》因此不仅是一部关于

恐惧的小说，更是一部由恐惧的载体–“物”本身–来讲述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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